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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的大王庙老街是安庆市区保存不多的老
街之一，青砖黛瓦的连片平屋或二层小楼，将人们
的记忆带回到几十年前。关于这条老街的历史与
文化，本文想做一简单梳理、考证，以期让人们更
多地了解它。

金龙四大王与大王庙

大王庙原址位于大王庙老街的西段，民国时
改建为安庆市第二小学（参见程小苏《安庆旧
影》），今为长江小学。据清道光《怀宁县志》记载：

“大王庙在正观门（安庆城西门）外，乾隆年巡抚托
庸建，祀宋谢绪。”

那么，谢绪是何许人也？据元初徐大焯《烬余
录》、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等史料记载：谢绪为南
宋末年浙江人，东晋太傅谢安之后。蒙元军兴，他
预感宋朝将亡，隐居金龙山。咸淳年间（1265-1274
年），浙江地区大饥荒，谢绪捐散家财以赈济灾民，
救活了很多百姓。后来，元军攻入临安，南宋灭亡，
谢绪不愿降元，绝意殉国，吟诗云：“立志平夷尚未
酬，莫言心事付东流。沦胥天下谁能救，一死千年
恨未休。湘水不沉忠义气，淮淝自愧破秦谋。苕
溪北去通流塞，留此丹心灭寇仇。”吟毕投水而
死。几十年后，朱元璋起兵抗元，当朱元璋部将傅
友德与元兵战于徐州吕梁洪上，空中有披甲者来
助战，元兵溃败，士兵们发现这是谢绪显灵。明永
乐年间（1403-1424年），朝廷兴修遭运，谢绪再显
灵保护来往船只，百姓纷纷建庙祭祀。明隆庆年
间（1567-1572年），追谥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庙
遂称“大王庙”。

从全国范围看，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在水运
发达的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种信仰，与漕运、水
运有密切关系，全国很多地方都建有大王庙。就
安庆府治所在的怀宁县而言，便有多座大王庙，除
了城西大王庙，清道光《怀宁县志》还记载有：渌水
乡大王庙在拦江矶安乐圩口、钦化乡大王庙在高河

铺、尧年乡大王庙在石牌。可见，清代安庆地区金龙
四大王信仰是比较普遍的。

因水运而兴的大王庙街

上文已述，金龙四大王信仰与水运有关，而安
庆城西大王庙街正是因水运而兴的。民国四年

《怀宁县志》对大王庙的记载与道光《怀宁县志》记
载大体相同，但有补充内容：“大王庙在正观门外
新河湾……咸丰三年毁，同治八年长江水师重建。”

首先，这处记载明确了西门外大王庙的具体
位置在“新河湾”。又据民国四年《怀宁县志》记
载：“石门湖之委，纱帽山外阮家冲郭家圩及和尚
山以东邬家圩诸水皆注焉，由四顾墩之南，纱帽洲
之北曰新河，东下大新桥入于江。新河为康熙时
所浚，以导皖水入江。乾隆时疏复故道，遂于新河
上口筑坝，以遏皖水。而新河独为石门湖之尾闾
矣。咸丰时省垣陷，舟师驻黄石矶者，由海口入，
掘坝以入石门，与陆师合围，相犄角焉。”这样我们
便知道，城西大王庙所在的新河湾之新河是康熙
时开挖的一条疏导皖水（皖河）入江的河道，故叫

“新河”，位置是在“四顾墩之南，纱帽洲之北”，东
边到大新桥后入江。

这条河道在大王庙街的南边，现在还能看到
一些河道的踪影，而当年这可是皖河流域各县水
路运输到安庆的重要水道，来往的商船、人流、物
流必经于此，因此可以说大王庙街正是清代康熙
时期“新河”疏浚之后，因水运渐渐兴起的商业街。

《怀宁县志》中也提到“乾隆时疏复故道，遂于
新河上口筑坝”，说明乾隆时期，新河河道得到进一
步维护，而前文所说新河湾大王庙正是在乾隆年间
安徽巡抚託庸所建，建大王庙的目的应当正是祈福
新河上水运商船的平安。

大王庙与长江水师营垒

结合道光、民国四年两部《怀宁县志》可知：城
西大王庙始建于乾隆年间，咸
丰三年（1853）毁于太平天国
战火，同治八年（1869）由长江
水师重建。而城西大王庙曾
出土过一块刻有“安庆水师营
前四”的石碑（参见闵传超《谈
安庆内军械所的几个问题》），
看来大王庙确实与长江水师
有着密切关系，可能是长江水
师的军事驻地之一。

“长江水师”是清廷镇压
太平天国起义后，同治五年
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
苏五省沿江流域建立的军事

机构，共设水师二十多个营。《皖政辑要》一书中录
有《长江水师湖口镇标安庆营官弁营汛表》记载：
副将1名，驻扎安庆府西门外……另有一把总驻扎
新盐河。

1989年3月，在大王庙旧址（长江小学施工时）
处发现一座营垒，并出土各式铁炮17尊：其中大型洋
铁炮8尊，长1.3-1.4米，重约240公斤，其上有“皇
冠”标记或英文缩写字母；喷筒炮8尊，长1米左右，
重约25公斤；另有“清同治二年六月吉日造”火炮1
尊（参见胡寄樵《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火炮的发现
及调查》）。以前认为这批火炮可能是太平军撤离
时遗留下来的，但从一门炮上“同治二年”（1863年）
纪年铭文看，此已在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失利后的
第三年，不太可能是太平军在安庆时的武器装备，
而更可能是长江水师某部驻防时的装备。

大王庙街上的古迹与民居

在1935年的《安庆城市全图》中可以看到，大王
庙街及附近街巷的一些老地名，如大节祠、女儿桥、
雷公巷、月字街、大新桥、小新桥、广济桥等，这些地
名有些被保留下来，有些则已少被提及。比如现在
的大王庙街东端街北的原大王庙小学，是大节祠旧
址，是为纪念元末安庆守将韩建而建的，余阙曾为
韩建作《大节堂记》，因此取名大节祠，咸丰三年毁
于太平军战火，同治十二年官民重建，民国以后改
建为小学，名大节祠小学，再后来改为大王庙小学，
现在小学也已废弃。

雷公巷是大王庙街西段向北的一条小巷子，
如今巷内还有一口古井，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月
字街，名字很有趣，是因为其街道走向弯曲，如一
轮新月，故名。女儿桥、大新桥、小新桥、广济桥都
因桥而得名，说明当年大王庙街一带河道众多，这
里因水运而兴，同样也是受水患影响最严重的地
方。曾有一张1954年洪灾时的老照片，门牌上写
着“安庆市西区月字街居民委员会”“新桥居民委
员会”等字，门前的水已很深，搭起了跳板。另一
张照片，则能看到1954年洪水使大王街南边靠河
的地洼处一片汪洋。

大王庙老街上的民居大多建于百余年前，如
今虽显几分破败，但品之韵味悠长。印象最深的
是谢家老屋，两进，二层小楼，正门背面门额上写
着“天锡纯嘏”四个字，语出《诗经·鲁颂·閟宫》

“天锡公纯嘏，眉寿保鲁”。古汉语中“锡”通
“赐”，“嘏”意为福，门额四字有感恩上天赐福之
意。大王庙街东边相连的广济桥街有一处民居
院内还保留着一座民国时期的二层西洋建筑，这
户人家姓汪，当年经营的药店叫“汪精一国药
号”，在安庆城西颇有名气，这座小洋楼记录了汪
家曾经的辉煌。

■安庆地理

安庆西门外的大王庙老街
刘东

我家住在马路边上，那条马路是村里人拉麦
子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我淘好一筐草，倒进牛
槽后，就开始站在路边守株待兔。只要有拉麦子
的板车从马路上经过，我就会跟在板车后面跑，马
路两边的树枝上、荆棘上都会勾下麦穗，我把拾来
的麦穗的头朝上，一根根地整齐排在手心里，一会
工夫，我的小手就握不下了，我用一根麦秸把它们
扎成把，夹在胳肢窝里，继续拾麦穗。等路过家门
口的时候，赶紧跑到院子里，把麦穗放到鸭笼上
面，再跑出去，等候下一辆拉麦子的板车。

但没过两天，这个专属我的路段就被嘎子发
现了。嘎子是我的小伙伴，那天我拿着几个小
麦穗捆正往院子里跑的时候，被刚起床的他看
到了，他开始只跟在我身后跑，后来他竟然跑
到我前头去捡麦穗，我有些不高兴，“嘎子，这

是我发现的地方，你不能自己去找新的地方
吗？”嘎子愣了一下，真的去寻找新的地方了，
然而过了一会，他又跑回来了，“光儿哥，那边没
有树，还热得很，而且他们拉麦子从那边过的时
候都不掉下来。”我看着他有些委屈的样子，心
软了，“那好吧，咱们分一下，你只能捡路西边的
麦穗，我捡路东边的麦穗。”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根据这两天捡麦穗的经
验，路西边掉下来的少得多，每次我捡两三把麦
穗，他就只能捡一小把，但他也不沮丧，依然乐呵
呵的。只是看到他爸爸拉麦子经过的时候，他就
拽了起来，神气地大声冲我嚷嚷道：“这是我家板
车上掉下来的麦穗，你不能捡，路东边也得归我。”

“行啊，嘎子，我不捡你家的麦穗，但是我大
伯、三叔、二大爷、三爷爷、五奶奶家的麦穗，你也

都不许捡。”我回怼他。
嘎子听我这么一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嘴巴

张得很大，“光儿哥，咱还像以前那样，你捡路东
的，我捡路西的吧！”

我和嘎子就这样愉快地合作捡麦穗，我俩不但
劲头十足，有时候还说说笑笑，一直到麦子收完。
有一天，嘎子突然跑来我家，他当时情绪有些激动，
眼眶红红的，“光儿，你骗我，我爸说了，你大伯也是
我大伯，你三叔也是我三叔，还有你的二大爷和五
奶奶都是咱俩的，你欺负我年龄小，哼！我以后不
和你玩了！”

我爸妈听我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都忍不
住哈哈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起来，并上前拍了拍
嘎子的肩膀，一本正经地说道：“嘎子，等明年我让
你捡路东边的麦穗，行不？”嘎子噗嗤一笑。

■流年碎影

捡 麦 穗
黄廷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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